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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阿佤山的云海，虽说悄然
无声，却仿佛流淌着激越的音符，载着
阿佤村寨的歌韵，在我耳边久久回响：
“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
新歌……”欢快的旋律穿越了佤族古
寨，穿越了澜沧江，穿越了山山水水。

50年前，远在北国的我，就曾被这
南国飘来的音符所陶醉。相信许多与
我同龄的人都曾唱过这首《阿佤人民唱
新歌》。也就是从那会儿起，云雾山中
的阿佤村寨和神秘的阿佤人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

50年后，我如愿以偿，来到了这如诗
如画的地方，但见头上蓝天高远，脚下云
气氤氲，极目眺望，那远方的村寨在云海
中似隐似现，美不胜收……我顿时陶醉
了，陶醉在阿佤山的怀抱里。

一

那天，我们几位作家乘车从西盟佤
山路过，一路都是葱茏的莽莽林海。芭
蕉、槟榔、油棕、翠竹和榕树，一股脑地
从我眼前列队划过。群山峰峦，绿野田
畴，怎么看都像是一幅水墨画，白云深
处，潺潺流水，鸟语花香。几天的普洱
之行，我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当地
少数民族的淳朴热情，也让我找到了家
的感觉。

西盟与缅甸佤邦山水相连，是佤族
的发祥地，也是《阿佤人民唱新歌》的诞
生地。时间可以追溯到 1961年 8月，解
放军某部通讯班来了一位 18岁的昆明
小伙子。他叫杨正仁，一入伍便来到西
盟佤族自治县服役。那会儿，他和战友
白天架设电话线，晚上就住在佤族老乡
家里。3年间，他几乎跑遍了佤山大大
小小的村寨，一有机会，就与能歌善舞
的佤族兄弟交流。他耳闻目睹了从深
山老林中走出来，迈向新生活的阿佤人
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那种
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

每个山寨的阿佤人见到解放军就
像见到亲人一样，拉着战士的手，围着
篝火欢快地打跳、歌舞。在昆明师范就
读时曾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杨正仁，每
每听到佤族民歌优美的旋律都要掏出
小本记录下来。他喜欢阿佤人的甩发
舞。舞者在旷野上，伴着节奏强烈的木
鼓声，配合脚上的弹步动作，舒展上肢，

甩动长发，动感十足。从他们的舞姿
中，他感受到了阿佤人热爱生活、崇尚
力量的情怀与胸襟。

1964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杨正仁
在班哲寨听到一首旋律优美，节奏又很
欢快的佤族民歌《白鹇鸟》，兴奋得像个
小孩子欢跳起来。他早就想写一首表
现阿佤人热爱新生活、歌唱新生活的歌
曲。为此，他夜不能寐，连夜起来，以此
为蓝本开始了新歌创作。为了烘托气
氛，他将原民歌的旋律音高提高了“八
度”，在歌词上也做了反复推敲。一个
月来，他白天工作，晚间写歌，在吟唱中
反复修改歌词和曲谱，一直改到满意为
止。歌出来了，先是由部队宣传队排练
演出，西盟县文工队闻讯后也将曲谱拿
过去，到佤山村寨演唱，很快就得到阿
佤人的喜爱。他们边唱边跳，称之为
“咱阿佤人的歌”。这首歌没多久就成
了西盟佤山的“流行歌曲”。那年，杨正
仁回家探亲，一进昆明城，猛然发现大
街小巷都在传唱自己写的歌，顿有种始
料未及的惊喜。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开始播放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演
唱的《阿佤人民唱新歌》，电波也让全世
界的人们知道了中国有个阿佤山，阿佤
人民爱唱新歌。

我禁不住油然慨叹，杨正仁是何等
幸运，若没那段难忘的佤寨生活，若没
接触到那么多佤族歌舞和器乐等原生
素材，他也就无从创作出这首曾经响彻
中华大地的经典名曲了。文学艺术来
源于生活，此话不虚！

二

遐想中，我耳边骤然响起这首熟悉
的歌，歌者是同行的普洱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她望着车窗外的佤山风光，触景
生情地哼唱起来：“村村寨寨哎，打起鼓
敲起锣，阿佤唱新歌”，随即满车的人都
跟着唱起来：“毛主席光辉照边疆，山笑
水笑人欢乐……”

这首歌当年很快就成了佤山村寨
最受欢迎的歌。1965年 3月，在西盟佤
族自治县成立庆典晚会上，阿佤人围着
篝火唱起《阿佤人民唱新歌》，载歌载
舞，一直跳到破晓时分还意犹未尽。

此后，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也正
是这首歌让和我同时代的人认识了远
在西南边陲的阿佤人。我依稀记得，第
一次听这首歌还是在内蒙古农村插
队。一天，生产队的大喇叭里放出了
《阿佤人民唱新歌》，瞬间便让在田头小

憩、与村民聊天的知青们沉静下来，那
欢快的旋律竟一扫身上的疲劳。从此，
在上工的路上，我们时不时地唱起这首
开心的歌。一首歌的音符就这样拉近
了南疆和北国的距离，拉近了人与人的
距离。
“阿佤人喜欢这首歌是发自内心

的，2002 年，西盟县将《阿佤人民唱新
歌》确定为西盟县歌。”同行的副部长动
情地说，“知道为什么喜欢吗？因为这
首歌释放的是翻身后阿佤人的真情实
感。”

在佤山村寨，我对这话的理解加深
了。曾几何时，佤族这个古老民族还生
活在竹木草屋，还离不开靠野菜野果野
鱼充饥。而今的阿佤人早已告别了那
个愚昧落后的年代，跟着全国人民一道
走进了新时代。

来的路上，我在宁洱县民族团结
园，见到那里建有牌坊大门、古式六角
碑亭、仿古彩绘主大楼等建筑，最引人
注目的当属那块由 48位少数民族同胞，
代表 26个民族，分别以傣文、拉祜拼音
和汉文签名的民族团结誓词碑。这块
立于 1951年元旦的石碑素有“新中国民
族团结第一碑”之誉。他们曾代表全普
洱区各族同胞郑重地于此歃血盟誓：
“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
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

这个盟誓缘于此前三个月，普洱少
数民族代表受邀进京参加共和国成立一
周年庆典。1950年 10月 1日，他们在天
安门左侧观礼台，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
看到了陆海空三军的阵容，看到了天安
门广场欢乐的海洋。这一切都让代表们
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强大和温暖。最令
他们难忘的是，10月 3日，毛主席在中南
海怀仁堂接见了来京的少数民族代表。
代表们争相捧出本民族最珍贵的礼物献
给毛主席，佤族头人拉勐也献上了三代
祖传的梭镖。毛主席拉着拉勐的手说，
听说佤族人有“猎人头祭谷”的习俗，可
不可以不砍人头，用猴头来代替呀。拉
勐回答说，用猴头不行，用虎头倒可以，
但老虎不好抓嘞。毛主席说，这事由你
们民族自己商量着办吧。后来佤族响应
了毛主席的倡议，改用牛头举行祭谷仪
式。这次，我来到西盟勐梭龙潭，同行的
普洱作家谢玉兰指着龙潭湖对面的山峦
告诉我，“在那边山上，如今还挂着几千
颗牛骷髅头呢。”

我听后良久沉思：刚才在勐梭大街
上，我见到一个佤族老人在林荫道行

走，他一边走一边旁若无人地吹着竹制
的竖吹乐器，曲调悠扬。虽说我不知他
用什么乐器，也听不出他吹的是什么曲
子，但我从他幸福的脸上，从那优美的
旋律中，感受到了阿佤人的惬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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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一行踏着晚霞的余晖，
走进了勐梭龙潭，看了一场民族味十足
的佤族舞蹈。开场的舞蹈就是《阿佤人
民唱新歌》。随着乐曲奏响，我从热力
四射的佤族姑娘和小伙子们的舞蹈动
作中，感受到了阿佤人身上散发出的粗
犷和豪迈。与此同时，我眼前也浮现出
白天时，佤山村寨的热烈场景，身着民
族盛装的阿佤人敲起长鼓，吹起独笛，
献上美酒，用微笑和真诚来迎候远方的
客人。那真诚的眼神和甜美的微笑，让
我们每个人都为之动容。

有人说，阿佤人是一个会说话时就
会唱歌，会走路时就会跳舞的民族。来
到阿佤山，我发现每走一步都会踩到跳
跃的音符。一旦有音乐响起，阿佤人无
论大人，还是娃娃，那优美的舞姿和表
演都会让人为之一振。阿佤人迈向了
新生活，但他们骨子里，传统的元素还
是没有丢弃。那是一种豪放的美，粗犷
的美，甚至带有几分原始的美。

来到西盟佤山，我仿佛年轻了几
岁，是阿佤人的热情感染了我，是阿佤
人的乐观鼓舞了我。《阿佤人民唱新歌》
问世半个世纪有余，歌词也有多个版
本，但在人们心目中，这首歌，就像阿佤
人一样，依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那天，我在一座依山而建的佤寨上，
往下眺望，看到山下峡谷深处一片郁郁
苍苍，远处一片梯田淹没在乳白色的云
雾中，近处一片茶林若隐若现，一条山间
小路弯弯曲曲，像一条蜿蜒的小溪从山
间流了下来，一直流到山寨的南端。

蓦然，山那边响起歌声，我循着小
路看过去，并没有见到人影，听声音是
个女歌手，唱的依然是那首《阿佤人民
唱新歌》：“茶园绿油油，哎梯田翻金波，
哎五彩花开千万朵，千万朵，哎江三木
罗……”

由此情此景，我恍然入了仙境。
哦，茶园、梯田都历历在目，唯有那五彩
的花朵、那山中的歌者，还有那阿佤山
的音符仍悄然隐匿在云雾山中。当下，
我也带着内心涌动的深情哼唱起来：
“哎，阿佤人民唱新歌，唱新歌，哎江三
木罗……”

阿佤山的音符
■剑 钧

表面来看，武学与书法似乎并无关
联，然而在书法的字体审美和书家风格
上，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武学的影响。

东汉崔瑗《草书势》以“狡兔暴骇，
将奔未驰”来形容草书，其中就隐含着
“武”的意味。其后，西晋成公绥又用
“直刺邪掣”“劖衫夺节”等语来形容隶
书，武学意味就更加清晰。到了唐代，
张怀瓘《书断》又以“交戟横戈”“摧锋剑
折”等语来形容八分书、隶书。可见，在
对字体审美的认识中，武学的影响是明
显的。

在对书家风格特征的认识中也时
见武学视角。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
优劣评》中说，韦诞书法如“龙威虎振，
剑拔弩张”，萧子云书法如“荆轲负剑，
壮士弯弓”。这种对书家风格的描述手

法，后世一直沿用。
书法是艺术实践活动，书法技法层

面的一条线索是字的结构与点画。
武学影响在字的结构上，主要体现

在形、意、理等方面。汉蔡邕《笔论》：
“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利剑长戈，
若强弓硬矢”，指出书法在结构上的技
法要求，即必须有生动的形象感，其中
就包含武的形象；王羲之《书论》中说，
“凡作一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
女纤丽”，以武的形象代指壮美。

作为书法最小的造型单位，点画也
有武学的渗透。如欧阳询在《八诀》中
指出，“折”要如“万钧之弩发”，“撇”要

如“利剑截断犀象之角牙”，将点画的书
写技巧引向了武学路径。

书法技法的另一条线索是用笔和
取势。王羲之说“彻笔则峰烟云起，
如万剑之相成”，董其昌讲“用笔如太
阿剸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势是
潜在的运动状态，是形的精神所在，
其核心是虚实相生，这与武学是一致
的。康有为也通过武学解释了取势的
逻辑，其《广艺舟双楫》云：“盖书，形
学也，有形则有势。兵家重形势，拳
法亦重扑势，义固相同，得势便，则已
操胜算。”

清包世臣对书法与武学的相关性

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意见。其《艺舟双
楫》云，“言武事似于书道无涉，不知使
枪棒者皆有指法，力聚指则气上浮，故
尤重步法。予尝自题《执笔图》曰：全身
精力到笔端，定气先将两足安”，力注笔
端的前提是双脚的稳定，这正是从“使
枪棒者”在指法与步法的配合上得到的
启迪。又云“学书如学拳”，这是关于书
法与武学关系的明确阐述。此外，包世
臣还讲解了从学拳者那里可以学到何
种书法技法。

书法是汉字形象向审美方向的推
进，武的形象是阳刚醒目而富于美感
的，所以才会引起历代书家的重视。

书法艺术与中华武学
■李永忠

汉字是一个生命体。它生根在中

华大地上，绵延千载，标识着中华文化

的一脉传承，记录着中华民族悠长而富

有活力的历史。追寻它的根源，就仿佛

是在阅读一部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史。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重新审

视我们的文化，了解并热爱我们的文

字，将更加坚定我们的自信。

汉字是华夏先民的伟大创造

历史演进至夏商周，中华文明跨入

了成熟的门槛，并以独特生命活力奔跑

向前。佐证这一论断的首要因素就是：

这一时期的汉字已经作为一个较为完

整的文字体系出现，并充分展示了华夏

先民的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智慧高度。

这一时期的汉字，我们今天所能见

到的，一是“殷人刀笔文字”甲骨文，一

是熔铸于青铜器之上的“钟鼎文”（亦称

“金文”）。在已发现的各种汉字资料

中，时代最早的是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和

金文。从那时算起，汉字迄今已经有

3300多年的历史。

关于汉字起源的最初记载来自战

国时代及其后带有传说色彩的有关文

献，汉字被定为仓颉所造。《吕氏春秋》

《荀子》《韩非子》《淮南子》皆持此论。

但实际上，造字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完成于

一人、甚至一代人之手。华夏先民在长

期的劳动生活中，使汉字从无到有，从

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不断

地孕育、创意、精炼、筛选、改进，一步步

找出规律，走出路来。

学者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释林》中

说：“中国古文字中的某些象形字、会意

字往往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活动的

实际情况，可见文字本身也是很珍贵的

史料。”象形文字是汉字创造的“原

点”。作为汉字体系的根基，象形字一

经开发，根系就不断蔓延，随即以包罗

万象之势蓬勃生长，显示出先民对自

然、社会等现象的广泛思考和认知。文

明肇创，智慧的火花迅速点燃，时至今

日，我们依然感叹于华夏先民的这一伟

大创造。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因

仅以造字方法论，汉字一开始就包

含着阴阳之道、生生之道，观物取象，道

法自然，绝非以简单的方法、技巧可概

论。“技近乎道”，汉字部首的形成和使

用就有这样的高度，始于“技”而归于

“道”。其构思的精巧、细腻，思考的长

远、周洽，体现出规律而严密的科学精

神，是十分智慧的“道”。

数千年间，汉字不断变化、升级、丰

富，没有僵化死板的迹象，显然是活力

无穷的创造体系。随着先民们的社会

生活不断拓展，其认识领域也随之拓

展。虽然“庶业其繁，饰伪萌生”，华夏

先民却没有陷入治丝益棼的泥潭，而是

借助对汉字部首的把握使用，提纲挈

领，得其旨归，不断推进汉字的广度与

深度，将汉字这一智慧系统演绎得越发

完备。

我们今天有很多机会亲近、观摩远

古的文字遗存。或甲骨、或青铜、或碑

石、或竹帛，不论镌诸甲骨金石，还是书

诸竹木帛纸，各种文字中无不闪现文明

智慧的光辉。汉字随时代发展了数千

年，并适应各种情况变化向前演进，但

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中华文化精

神。

汉字，创制于象形，由象形而会意

而形声，并沿着表意为主的方向一路演

进，滋养出文化的沃土。中国文学在这

方沃土中扎根萌芽、散枝蔓叶、开花结

果。其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学在

汉字的一笔一画中打下基石、建起殿

堂。此后，中华文脉几千年没有中断，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汉字引领我们穿

越时空长河、凿通方言隔阂。

中国绘画历来追求写意传神，后来

更是讲究诗书画印的交融，并以“画中

有诗、诗中有画”为价值追求，其实质也

是依赖汉字独特不凡的魅力。

汉字虽古 其命维新

华夏先民农耕数千年，从自然的循

环往复中学习积淀智慧、规律。汉字始

于象形，尔后指事、会意，一笔一画、一

字一形都显示出细致的观察力、丰富的

想象力，字与字之间的逻辑联系也自然

明晰；及至形声字，汉字造字的精义奥

妙成熟完备，并展现出交融演进的无限

可能。

回看汉字的历史，几千年间出现并

留存于字典中的字数约为56000多字，

不可谓不多；但现代汉字常用字不过

4000字左右。一部73万多字的《红楼

梦》，仅用4400多个不同单字就洋洋洒

洒地写来，这是何等的器宇、何等的智

慧？我们不禁要问，这里是不是还有更

多需要参悟的玄机？可以自信地说，汉

字不仅有其生长发达的基因，也有自我

更新、保持年轻的基因。

汉字有着与时俱进的适应力；有

与新时代、新技术对接融洽的包容性

和应变能力。可以看到，在信息时代、

智能时代，表音文字的方阵之外，汉字

以表意文字的独特面貌与之共存，智

慧而迥异，古老而年轻，越发显得活力

四射。

汉字研究是十分古老的课题，又是

十分新鲜的探索。殷墟甲骨的发现开

启了汉字研究的新领域。据统计，目前

已发现的所有甲骨文的字数约为4500

个，已解读近一半。随着研究工作的深

化，这些文字资料必将越来越多地呈现

中华文化史的华彩篇章。

汉字是华夏先民的文化创造，是

高度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载体，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

征。因此，汉字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其

本身说文解字的文字学研究，更具有

丰富深刻的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

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研究价值。它所

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哲学观念、文化

意识，乃至感情气质等，可谓博大精

深，气象万千。

汉
字
的
魅
力

■
刘

娟

迷彩讲堂

艺海一得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天降奇兵
■摄影 余海洋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武警特

战队员进行下滑训练时的场

景。画面中，两名特战队员分

别以不同的方式从高楼下滑。

拍摄者巧妙利用环境光线，把

特战队员与映照在墙上的影子

融合在一起，从而更加突出了

人物主体。楼的边缘线与特战

队员手中的绳索、攀登楼与快

速下滑的特战队员，在造型上

构成对比，直线与曲线碰撞，静

态与动态结合，让整幅作品更

加具有美感。

（雷晓红）

阅图

兵 漫

多彩的课余生活
■段玉洋

训练间隙高歌一曲。 篮球场上大显身手。

俱乐部里佳片有约。 烧烤晚会别有滋味。


